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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輕
網
民
看
了
國
學
大
師
季
羨
林
青
年
時
的

日
記
，
開
心
到
不
得
了
，
紛
紛
網
上
留
言
開
他

玩
笑
，
Ａ
說
：
﹁
呵
，
呵
，
我
也
是
！
﹂
Ｂ
也

說
：
﹁
呵
呵
，
我
也
是
！
﹂
Ｃ
Ｄ
Ｅ
都
有
認
同

感
，
認
同
什
麼
呢
，
季
老
一
九
三
五
年
二
十
四

歲
日
記
中
，
讀
書
怕
考
，
教
書
怕
考
，
覺
得
讀
書

重
考
考
考
沒
意
思
，
網
友
紛
紛
共
鳴
，
都
說
：
﹁
我

也
是
，
我
也
是
！
﹂

還
有
，
那
年
小
季
日
記
中
，
差
不
多
天
天
都
打
乒

乓
和
搓
牌
，
加
以
﹁
看
女
子
籃
球
賽
，
不
是
想
看

球
，
是
想
看
大
腿
﹂，
跟
今
日
很
多
年
輕
網
民
的
生
活

和
心
態
都
類
似
，
怎
不
引
為
知
己
！
大
家
倒
不
知

道
，
他
說
考
試
無
聊
，
還
是
三
年
六
個
學
期
考
第

一
，
還
是
九
十
五
分
的
第
一
，
只
是
已
視
考
試
為
家

常
便
飯
，
感
到
不
夠
刺
激
罷
了
。

促
狹
的
網
友
知
其
一
不
知
其
二
，
便
笑
二
十
四
歲

的
小
季
不
羈
和
懶
散
。
可
是
進
入
一
九
三
六
年
二
十

五
歲
，
留
學
德
國
之
後
，
因
為
熱
愛
六
朝
文
化
，
開

始
研
究
印
度
而
迷
上
梵
文
，
找
到
自
己
的
人
生
目

標
，
發
誓
將
這
門
學
術
貢
獻
給
國
家
，
就
加
倍
發
憤

努
力
不
懈
了
。

這
一
年
異
國
生
活
，
思
想
感
情
急
劇
轉
變
，
二
十
四
歲
對
紅

樓
夢
還
沒
什
麼
感
覺
，
二
十
五
歲
就
喜
歡
到
不
得
了
，
認
為
曹

雪
芹
的
白
話
，
把
當
時
推
廣
白
話
文
的
作
家
都
給
比
下
去
；
二

十
四
歲
時
出
外
不
想
回
家
，
二
十
五
歲
就
懷
念
他
討
厭
過
的
叔

父
，
渴
望
朋
友
來
信
，
想
起
去
世
的
母
親
就
哭
，
在
異
鄉
的
落

寞
，
今
日
留
學
海
外
的
年
輕
人
是
不
是
都
有
同
感
？

說
季
老
晚
年
冷
漠
，
可
能
是
人
到
情
多
情
轉
薄
，
亦
可
能
是

所
有
專
於
深
研
一
門
學
問
的
學
者
通
常
給
人
的
誤
解
，
同
時
每

個
人
二
十
五
歲
前
的
感
情
最
為
豐
富
也
是
事
實
，
季
老
二
十
五

歲
那
段
感
情
，
他
自
己
都
覺
得
珍
貴
，
所
以
出
版
時
錯
了
字
也

不
主
張
刪
改
。

季
老
對
天
氣
特
別
敏
感
，
一
九
三
六
年
日
記
中
，
幾
乎
天
天

都
有
詳
盡
天
氣
報
告
，
可
能
天
氣
不
好
，
有
助
學
習
，
那
年
梵

文
下
了
不
少
苦
功
，
除
夕
回
顧
，
也
深
慶
對
得
起
自
己
，
他
半

世
紀
後
的
超
人
成
就
，
可
說
就
由
那
年
立
志
播
下
種
籽
。

百
家
廊

盧
一
心

季羨林的日記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最
近
家
裡
上
網
的
寬
頻
合
約
到
期
，
網
絡
公
司

聯
絡
我
，
表
示
想
跟
我
續
約
，
並
聲
稱
可
替
我
提

升
為
光
纖
上
網
，
月
費
則
保
持
不
變
，
我
本
來
就

沒
有
打
算
要
轉
換
網
絡
公
司
，
於
是
也
就
答
應

了
。
負
責
鋪
線
的
師
傅
於
約
定
時
間
到
來
，
可
是

搞
了
一
大
輪
之
後
，
竟
表
示
接
駁
光
纖
的
線
路
塞
了
，

如
果
要
重
鋪
就
要
剷
起
地
板
，
我
當
然
拒
絕
，
於
是
只

好
維
持
原
本
的
上
網
速
度
。

事
件
以
為
就
此
告
一
段
落
，
誰
知
一
星
期
後
，
網
絡

公
司
又
打
電
話
來
，
問
可
否
讓
另
一
位
鋪
線
師
傅
上
來

再
檢
查
多
一
趟
？
那
時
，
我
心
裡
馬
上
想
到
，
難
道
上

次
的
鋪
線
師
傅
跟
進
有
問
題
？
不
過
，
既
然
檢
查
又
不

花
分
文
，
我
又
怎
會
拒
絕
。
星
期
日
不
敢
外
出
，
安
坐

家
中
等
候
師
傅
到
來
。
結
果
師
傅
到
來
，
了
解
了
情
況

之
後
，
就
深
深
的
嘆
了
口
氣
，
並
向
我
解
釋
，
線
路
塞

了
確
實
無
法
接
駁
光
纖
，
除
非
我
願
意
鋪
條
明
線
，
我

當
然
也
斷
然
拒
絕
了
。
師
傅
很
好
人
，
還
教
我
下
次
裝
修
時
，
要

怎
樣
叫
裝
修
師
傅
替
我
鋪
好
線
路
。
要
他
白
行
一
趟
，
我
實
在
感

到
抱
歉
，
師
傅
其
實
早
就
料
到
情
況
是
這
樣
，
因
為
之
前
到
過
好

幾
個
單
位
，
都
有
同
樣
情
況
，
可
是
銷
售
的
同
事
總
希
望
做
成
生

意
，
硬
要
他
們
再
來
檢
查
多
次
。
師
傅
還
透
露
，
按
其
公
司
慣

例
，
稍
後
應
該
再
會
有
人
聯
絡
多
我
一
次
，
下
一
次
將
會
派
一
位

更
高
級
的
職
員
聯
同
鋪
線
師
傅
一
起
來
作
檢
查
，
確
定
真
的
無
法

接
駁
，
事
情
才
會
正
式
告
終
。

這
件
事
令
我
聯
想
到
一
個
有
關
信
任
的
問
題
。
網
絡
公
司
對
屬

下
的
員
工
似
乎
不
太
信
任
，
否
則
無
需
再
三
複
檢
查
核
。
當
然
一

定
程
度
的
複
查
，
確
保
為
顧
客
帶
來
優
質
的
服
務
，
這
是
有
需
要

的
。
但
如
果
上
級
永
遠
對
下
屬
存

懷
疑
的
態
度
，
認
為
他
們
沒

有
盡
好
本
份
，
上
級
必
定
很
難
會
重
用
下
屬
，
而
下
屬
亦
很
難
會

對
公
司
產
生
歸
屬
感
。

在
電
視
行
工
作
多
年
，
發
覺
不
論
在
哪
一
間
機
構
工
作
，
都
出

現
過
類
似
的
情
況
。
每
次
構
思
一
個
新
故
事
，
都
必
然
要
向
老
闆

及
上
級
賣
橋
，
待
他
們
拍
板
之
後
，
我
們
才
可
以
繼
續
進
行
其
餘

的
創
作
流
程
。
如
果
公
司
信
任
我
們
這
群
創
作
人
，
最
理
想
的
當

然
是
任
由
我
們
自
由
發
揮
，
但
公
司
投
資
二
千
萬
來
拍
一
套
劇

集
，
當
然
希
望
能
做
到
盡
善
盡
美
，
所
以
中
間
會
出
現
好
多
的
干

預
、
不
停
地ban

橋
，
又
或
者
會
加
插
了
很
多
不
同
人
的
意
見
。

我
甚
至
曾
經
聽
過
有
高
層
人
員
表
示
，
他
們
刻
意
留
難
及b

an

橋
，
目
的
就
是
要
迫
我
們
這
一
群
創
作
人
拿
出
真
功
夫
。
我
真
不

明
白
這
種
行
徑
究
竟
是
代
表

他
們
的
信
任
還
是
不
信
任
？
創
作

人
個
個
在
行
內
都
是
有
名
有
姓
的
，
難
道
我
們
會
敷
衍
了
事
，
那

豈
不
是
等
同
倒
自
己
米
？

在
創
作
一
個
故
事
時
，
創
作
人
有
時
是
基
於
一
些
個
人
的
切
身

經
歷
或
體
驗
，
希
望
藉

戲
劇
帶
出
一
些
訊
息
，
但
卻
不
停
遭
人

ban

橋
，
又
硬
給
別
人
胡
亂
地
加
上
一
些
不
必
要
的
劇
情
，
最
後

就
偏
離
了
航
道
，
變
成
了
四
不
像
。
創
作
都
是
主
觀
，
而
且
需
要

有
個
人
風
格
，
想
想
昔
日
甘
國
亮
的
作
品
就
最
具
個
人
風
格
。
電

視
行
雖
然
是
集
體
創
作
，
但
最
後
也
得
需
要
由
一
個

fit

人
去
總

其
成
。
不
被
信
任
、
不
停
地
被ban

橋
，
事
實
上
這
樣
是
否
真
的

能
做
到
迫
創
作
人
拿
出
真
功
夫
來
呢
？
答
案
當
然
不
是
，
這
種
做

法
只
有
迫
我
們
去
揣
摩
聖
意
，
探
測
上
頭
的
口
味
，
投
其
所
好
，

度
一
些
合
乎
上
級
個
人
胃
口
的
故
事
及
情
節
出
來
，
但
這
是
否
創

作
的
原
意
？
是
否
符
合
大
眾
的
口
味
？

創
作
應
該
是
自
由
的
，
要
有
好
的
創
作
，
並
不
是
不
停
地
干

預
，
而
是
信
任
創
作
人
。

信 任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鄧
麗
君
一
九
五
三
年
一
月
廿
九
日
生
於
台

灣
雲
林
縣
，
逝
於
一
九
九
五
年
五
月
八
日
泰

國
清
邁
度
假
旅
途
中
，
享
年
四
十
二
歲
，
真

正
的
英
年
早
逝
了
。

鄧
麗
君
父
鄧
樞
為
退
伍
國
民
黨
軍
人
，
曾

是
中
國
第
一
個
戰
地
記
者
的
宗
維
賡
︵
人
稱
宗
伯

伯
︶
是
鄧
父
好
友
，
早
年
流
落
香
港
開
攝
影
院
維

生
。
鄧
麗
君
九
歲
時
開
始
在
台
北
賣
唱
成
名
，
一

九
五
九
年
她
六
歲
時
唱
日
文
曲
︽
蘋
果
花
︾︵
原
曲

美
空
雲
雀
︶
和
︽
愛
你
入
骨
︾︵
原
曲
城
卓
矢
︶
在

台
大
流
行
，
十
三
歲
時
參
加
歌
唱
團
隨
隊
來
香

港
，
鄧
父
委
託
老
友
宗
伯
伯
在
港
多
多
照
應
。
那

時
阿
杜
一
九
七
一
年
剛
剛
做
記
者
追
隨
宗
伯
伯
學

攝
影
。
宗
見
阿
杜
已
在
新
聞
界
有
些
地
位
，
叫
阿

杜
給
這
台
灣
來
的
﹁
娃
娃
歌
后
﹂
多
加
助
力
。
其

實
那
時
她
剛
來
香
港
便
被
推
舉
為
﹁
工
展
會
小

姐
﹂，
得
了
個
﹁
白
花
油
慈
善
皇
后
﹂，
阿
杜
開

始
帶

她
各
處
見
記
者
和
找
老
友
寫
文
章
捧

場
，
由
那
時
起
阿
杜
被
傳
是
鄧
麗
君
契
哥
，
又

傳
是
她
的
經
理
人
，
實
際
全
非
也
，
按
父
執
輩

分
數
，
她
是
我
的
師
妹
，
這
是
我
們
真
正
情
如

兄
妹
的
關
係
。

直
到
一
九
九
五
年
鄧
麗
君
猝
逝
，
我
們
共
同
工
作
同
進

出
，
旅
行
東
南
亞
、
日
本
，
認
識
共
同
之
朋
友
，
其
間
阿
杜

曾
出
任
香
港
娛
記
會
主
席
，
是
鄧
長
期
的
新
聞
和
生
活
顧

問
，
早
年
是
必
然
粵
語
翻
譯
。
近
期
連
日
來
不
少
新
聞
界
後

輩
為
紀
念
鄧
六
十
周
歲
冥
壽
，
專
訪
阿
杜
：
你
感
覺
到
這
個

小
師
妹
一
生
是
怎
樣
的
一
個
人
？
本
人
只
簡
短
答
：
是
個
歌

腔
柔
婉
如
天
籟
的
真
正
天
才
，
才
華
才
藝
得
天
獨
厚
，
印
象

中
是
個
永
遠
樂
天
笑
嘻
嘻
的
可
愛
美
女
孩
，
生
命
歷
程
上
是

個
內
心
愁
苦
的
可
憐
人
。
人
人
都
常
見
一
個
笑
嘻
嘻
的
鄧
麗

君
，
相
信
連
她
父
母
兄
弟
在
內
，
能
見
到
她
怨
艾
命
運
之
苦

淒
然
流
淚
最
多
的
便
是
本
人
這
個
﹁
契
哥
，
經
理
人
﹂。

苦
在
從
小
失
學
，
獨
力
擔
起
四
兄
弟
及
父
母
一
家
生
活
的

﹁
生
產
者
﹂，
九
歲
起
便
是
承
擔
家
庭
的
主
扛
者
，
爸
爸
多
次

做
生
意
都
失
敗
︵
和
人
合
資
開
酒
樓
最
多
︶，
三
兄
一
弟
都
是

中
產
以
下
受
薪
階
級
。
一
家
多
口
人
的
生
活
，
婚
姻
買
房
成

家
習
慣
上
全
由
她
一
個
人
扛
起
解
決
，
她
在
歌
唱
界
全
亞
洲

最
紅
，
實
際
上
擔
重
如
山
，
鄧
曾
經
向
阿
杜
訴
苦
：
﹁
若
等

到
五
弟
也
成
家
娶
妻
生
子
，
買
了
房
子
成
功
了
，
我
便
會
告

別
歌
壇
再
不
唱
了
。
﹂

由
於
與
家
庭
建
立
在
如
此
一
個
功
利
關
係
，
所
以
鄧
父
逝

世
之
時
鄧
麗
君
也
沒
有
去
台
北
奔
喪
，
其
心
之
苦
，
可
以
想

見
。

鄧麗君的笑和淚
阿　杜

杜亦
有道

探
訪
仁
園
，
是
一
年
一
度
的
期
盼
旅
程
。

這
是
六
年
前
開
始
的
約
定
，
蔡
伯
勵
老
師
每

逢
年
底
都
會
邀
約
一
班
友
好
到
他
在
順
德
的
祖

居
﹁
仁
園
﹂
度
一
個
周
末
假
期
。
這
個
年
度
約

定
一
直
維
持
至
今
，
亦
是
我
們
一
班
故
舊
老
友

異
常
珍
惜
的
同
玩
共
食
的
約
會
。

鑒
於
故
鄉
有
祖
屋
及
親
朋
，
蔡
伯
勵
老
師
每
周
都

會
由
香
港
回
鄉
度
周
末
。
為
了
讓
自
己
和
鄉
鄰
有
一

個
舒
適
的
聚
集
點
，
十
年
前
他
開
始
修
葺
祖
居
，
其

後
更
相
繼
購
入
祖
屋
附
近
的
十
多
間
蝸
耳
屋
，
保
留

原
居
所
原
貌
，
並
將
屋
與
屋
之
間
內
籠
打
通
，
擴
建

成
擁
有
二
十
多
個
房
間
、
近
十
個
廳
院
的
仁
園
。

仁
園
以
北
方
四
合
院
為
設
計
藍
本
，
佔
地
約
四
萬

多
呎
。
踏
入
園
內
，
先
看
到
一
道
紫
紅
木
及
玻
璃
鑲

製
而
成
的
屏
風
，
屏
風
底
部
刻
有
蔡
老
師
自
撰
的
陋

室
銘
：
﹁
仁
者
天
地
之
大
德
，
眾
善
之
泉
源
，
立
身

行
世
之
根
本
也⋯

⋯

。
﹂
仁
園
，
正
以
此
意
取
名
。

沿
屏
風
左
轉
，
會
經
過
小
石
洞
，
流
水
淙
淙
，
格

外
清
脆
悅
耳
。
石
洞
四
周
滿
是
古
色
古
香
的
四
合
院

園
林
景
致
，
有
假
山
縮
影
、
小
橋
流
水
、
涼
亭
、
院

舍⋯
⋯

，
所
有
格
局
配
置
，
均
由
蔡
老
師
一
手
設

計
。
他
說
：
﹁
我
很
欣
賞
四
合
院
的
設
計
風
格
，
中

國
人
要
有
國
家
及
家
鄉
觀
念
，
以
長
幼
有
序
的
方
式

來
劃
分
房
間
的
設
計
，
最
能
突
顯
中
國
人
的
傳
統
文
化
。
﹂

整
座
四
合
院
的
東
南
西
北
四
面
，
分
別
設
有
觀
音
堂
、
真
步

堂
、
勵
勤
齋
、

匯
仁
軒
，
以
供
奉
神
靈
、
紀
念
祖
先
、
辦
公
及

會
客
之
用
。
蔡
老
師
說
過
，
仁
園
也
不
是
完
全
依
據
傳
統
的
四

合
院
為
設
計
風
格
，
院
內
採
雙
層
建
築
結
構
，
把
中
國
色
彩
強

烈
的
北
方
四
合
院
味
道
，
混
合
帶
有
西
方
色
彩
的
嶺
南
風
格
設

計
而
成
，
令
仁
園
成
為
一
座
南
北
混
和
的
另
類
四
合
院
。

好
友
到
訪
，
蔡
老
師
熱
情
款
待
，
不
但
妥
當
安
排
留
宿
廳

房
，
更
親
自
叮
囑
家
中
廚
娘
準
備
美
味
糖
水
糕
點
作
下
午
茶
、

豐
盛
順
德
菜
餚
作
晚
宴
、
精
緻
粥
麵
作
夜
宵
，
就
連
翌
日
的
早

點
也
是
無
懈
可
擊
的
生
滾
新
鮮
豬
雜
粥
、
家
鄉
炒
米
粉
、
現
造

腸
粉
、
和
味
醬
蒸
肉
排⋯

⋯

，
令
人
沒
齒
難
忘
、
回
味
足
足
一

年
！ 一年一度訪仁園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道
可
道
，
非
常
道
。
有
些
道

路
，
是
不
一
樣
的
道
路
。
比
如

單
行
道
，
車
子
只
能
單
向
行

駛
。
假
如
住
在
單
行
道
的
附

近
，
就
會
有
不
方
便
與
方
便
的

不
同
。
方
便
的
地
方
，
是
假
如
你
往

單
行
的
方
向
前
進
，
出
門
就
可
乘
搭

車
輛
。
不
方
便
的
地
方
，
就
是
回
程

就
麻
煩
了
，
要
到
非
單
行
道
的
道
路

乘
車
，
還
要
走
遠
路
。
假
如
不
是
單

行
道
，
只
要
過
馬
路
就
可
以
了
。

所
以
，
住
在
單
行
道
附
近
好
還
是

雙
行
道
附
近
好
？
那
是
選
擇
的
問

題
，
不
過
，
如
今
的
房
價
和
租
金
昂

貴
無
比
，
選
擇
題
就
不
大
可
能
考
慮

這
方
面
，
而
是
負
擔
的
問
題
。

在
︽
錢
買
不
到
的
東
西—

—

金
錢

與
正
義
的
攻
防
︾
一
書
中
，
邁
可
．

桑
德
爾
指
出
，
在
美
國
的
明
尼
亞
波
里
斯
市
及

其
他
幾
個
城
市
，
正
在
研
議
開
放
單
人
駕
駛
可

以
用
付
款
來
容
許
行
駛
在
交
通
量
大
的
車
道

上
，
以
舒
緩
交
通
擠
塞
的
問
題
。
亦
即
一
些
塞

車
的
道
路
，
本
來
是
不
准
一
個
人
駕
車
行
駛

的
，
但
如
果
先
繳
費
，
就
可
以
了
。
比
如
在
交

通
尖
峰
時
段
，
每
小
時
收
取
八
美
元
。

如
果
在
學
校
放
學
時
段
，
去
寶
馬
山
上
看
看

那
裡
的
交
通
情
況
，
會
發
現
那
時
候
的
道
路
，

是
和
平
時
不
一
樣
的
道
路
。
平
時
，
比
如
早
上

十
時
或
夜
間
，
整
條
道
路
幾
乎
難
見
車
輛
，
但

放
學
前
後
，
私
家
車
卻
大
排
長
龍
，
把
道
路
兩

邊
都
塞
滿
了
。
車
子
一
部
接
一
部
，
為
的
是
接

送
就
讀
國
際
學
校
的
小
孩
放
學
。
而
且
更
多
時

會
看
到
，
一
輛
七
人
座
車
，
一
個
司
機
接
一
個

小
孩
。

這
樣
的
情
況
，
交
通
單
位
，
有
沒
有
想
過
以

美
國
明
尼
亞
波
里
斯
市
的
收
費
方
式
，
來
限
制

七
人
座
車
接
送
一
人
的
進
入
，
以
解
決
壅
塞
的

情
況
？
我
想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為
讀
國
際
學
校

的
家
長
都
是
有
錢
人
，
多
付
點
錢
接
送
還
是
捨

得
的
，
絕
不
會
舒
緩
寶
馬
山
的
尖
峰
交
通
壅

塞
，
只
會
增
加
一
點
庫
房
收
入
而
已
。

這
會
造

成
民
怨
的
。

道
可
道
，
非
常
道
。
有
些
方
法
有
些
國
家
行

得
通
，
在
香
港
就
未
必
了
。
　

道路隨想
興　國

隨想
國

王
家
衛
的
電
影
要
看
，
但
他
的
電
影
真
的
﹁
不
好

看
﹂。
記
得
那
年
，
帶

興
奮
的
心
情
，
我
第
一
時
間
走

進
黃
埔
戲
院
，
上
畫
才
幾
天
的
五
年
大
製
作
︽2046

︾，

在
暗
黃
的
戲
院
裡
，
觀
眾
的
人
頭
寥
若
晨
星
，
而
典
型

的
王
家
衛
風
格
，
在
節
奏
緩
慢
的
音
樂
配
襯
下
，
又
摩

登
得
可
以
。

與
其
說
我
看
了
兩
個
小
時
的
電
影
，
不
如
說
我
間
歇
性
地

沉
溺
於
他
營
造
的
情
緒
中
，
只
好
走
出
戲
院
後
回
頭
從
劇
情

介
紹
﹁
看
電
影
﹂—

—

更
確
切
地
說
，
是
我
忙

咀
嚼
台
詞
和

表
情
。
在
戲
院
裡
，
只
見
梁
朝
偉
飾
演
的
周
慕
雲
周
旋
於
五

大
女
星
間
，
還
有
日
本
的
俊
男
木
村
拓
哉
和
台
灣
的
型
仔
張

震
，
氣
氛
壓
抑
、
懷
舊
。
都
說
看
王
家
衛
的
電
影
，
不
是
追

情
節
和
看
故
事
，
而
是
感
受
情
調
和
品
味
傳
奇
。

幸
好
，
在
新
作
︽
一
代
宗
師
︾
中
，
到
底
是
有
名
有
姓
的

歷
史
人
物
，
他
的
故
事
港
人
也
很
熟
悉
，
所
以
，
觀
眾
可
以

同
時
體
味
多
種
元
素
，
打
破
王
家
衛
電
影
﹁
叫
好
不
叫
座
﹂

的
詛
咒
，
應
可
同
時
滿
足
投
資
拍
片
的
人
和
花
錢
看
戲
的

人
。其

實
，
早
在
零
七
年
拍
荷
里
活
電
影
︽
藍
莓
之
夜
︾
時
，

王
家
衛
的
說
故
事
能
力
就
已
被
平
反
，
在
那
部
情
節
脈
絡
交

代
清
晰
的
愛
情
電
影
中
，
導
演
王
家
衛
創
造
了
﹁
幸
福
的
距
離
﹂，
而
一

個
失
戀
的
女
孩
則
在
旅
途
中
認
識
自
己
，
並
在
距
離
中
找
到
了
幸
福
。

︽
一
代
宗
師
︾
以
梁
朝
偉
飾
演
的
葉
問
掛
帥
，
但
宗
師
豈
止
一
位
，
武

林
高
手
切
磋
武
藝
之
餘
，
透
徹
出
歲
月
累
積
下
的
人
生
智
慧
和
處
事
哲

學
。
所
以
，
這
是
以
﹁
宗
師
﹂
包
裝
下
的
隱
諱
式
愛
情
故
事
。

電
影
雖
然
以
動
作
開
場
，
但
很
快
就
把
鏡
頭
移
到
宋
慧
喬
飾
演
的
葉
問

妻
子
張
永
成
身
上
，
幾
個
面
部
大
特
寫
鏡
頭
加
上
葉
問
的
旁
白
，
令
這
位

﹁
無
聲
勝
有
聲
﹂
的
綠
葉
絕
不
等
閒
；
至
於
章
子
怡
飾
演
的
宮
二
跟
葉
問

不
但
惺
惺
相
惜
，
更
心
心
相
印
，
而
宮
二
的
神
韻
居
然
跟
張
永
成
出
奇
相

似
，
她
的
每
一
次
出
現
不
但
英
氣
十
足
，
也
靈
氣
逼
人
。

尤
其
到
最
後
點
題
那
句
話
，
為
了
父
親
的
仇
，
她
終
身
不
傳
藝
、
不
授

徒
、
不
婚
嫁
，
但
﹁
我
的
心
中
曾
經
有
你
﹂，
憾
而
不
悲
，
悲
而
不
傷
，

倒
令
人
以
為

這
位
女
中
豪

傑
才
是
真
正

的
﹁
一
代
宗

師
﹂。
因
為
只

有
她
，
才
真

正

達

到

了

﹁
見
自
己
，
見

天
地
，
見
眾

生

﹂

的

境

界
。 王家衛的宗師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有人說，這是一個缺乏思考的年代，仔細一
想，似乎很有道理。現代社會所發生的變化真是
太快了，彷彿一夜之間就全然不一樣了，城市變
大了，鄉村變小了，到處可見高樓林立，還有四
通八達的高速公路。現代人生活的節奏也變快
了，彷彿「快」字成了時代的代名詞。
的確，在現代社會許多人眼裡，陞官要快，賺

錢要快，出名也要快。政府也一樣，為了快出政
績，想盡辦法提高GDP，決不能落後。在各種文
件，報紙，網絡中，隨處可見與「快」字有關的
字眼，如快速、快遞、快車、快步、快班、快
報、快閃、快餐、快感、快件、快艇、快車道等
等，似乎可以說，現代人的生活已經被「快」字
所佔領。是的，在這個「知識大爆炸」和「信息
大爆炸」的時代，要想讓一個人慢下來，談何容
易？要想讓整個社會慢下來，更不可能。「快」
字已成當今社會的常態並被普遍認可和接受，是
事實。
然而，由於「快」，人們已經快來不及思考了，

這也是事實。其實，「快」字並不能包治百病，
反而會累出許多毛病出來，比如會讓人變得浮
躁、慌亂、急功近利、目光短淺、人情淡薄等
等，因此，我建議，現代人在追求「快」生活的
同時，不妨也走「慢」一點，學會思考，懂得享
受，讓人生輕鬆一些，瀟灑一些，讓生活變得更
加有滋有味一些，豈不更加美好？
是的，「快」是一種節奏，也是一種慌亂。而

「慢」卻是一種哲學，一種浪漫與思考。換言之，

唯有「慢」才是人生永遠的追求，也是人類不斷
進取的法則和永恆的真理。子曰：「夫惟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爭。」這就是「慢」字哲學的精髓
所在。現代人因為太追求「快」字，而出現一種
忙亂並給人以慌張的感覺，彷彿一切都來不及
想，來不及做就已經成為過去了，這是多麼可怕
的一種現象。
我相信，從小生活在都市裡的人，一定會對

「快」字產生反感，老是會有一種被拋棄的感覺，
尤其是那些整天生活在「快」節奏中的人，應該
會更嚮往都市以外的「慢生活」。當然，在都市裡
也有「慢生活」的人，而這些人大都生活在底
層，其生存狀態更多的是接近於一種無奈。而
且，我還相信，當那些厭倦了都市「快」節奏中
的人，漫步走在山鄉的山水、田園、村落、古建
築之間時，一定會有一種滿足和幸福感，臉上蕩
漾出來的笑容一定比陽光還燦爛。
是的，「慢」是一種生活的態度，也是一種享

受。就像夏日的涼風一樣，讓人感覺無比舒服。
記得，德國著名哲學家海德格爾曾經說過：「人
詩意地棲居於世上之時，靜靜地聽 風聲也能體
味到真正的快樂。」是的，只有山鄉才能真正體
會這種曼妙和靈動，也只有山鄉才能找到這種詩
意和浪漫情懷。在那裡，我們看到了白牆，紅
磚，黑瓦，還有綠樹底下的小貓，小狗，雞，
鴨，鵝等等。是的，走進大自然，才會感覺到什
麼叫做「慢」節奏，我們又需要些什麼，那綠油
油的田野和大地多麼清新，那波光瀲灩的水花和

波紋多麼柔和，如此等等。當然，也會有人提
出，假如讓你永遠生活在鄉下，生活在「慢生活」
狀態下你會怎樣？會真心願意嗎？這個問題提得
多麼好啊！現代人就應該有這種換位思維，其實
也不缺少這種思考。
當一個鄉下農人還處在臉朝黃土背朝天，為一

日三餐而勞累奔波甚至焦慮時，所謂「慢生活」
和人生態度與哲理，確實不單止是一種奢侈，甚
至是一種侮辱。同樣的道理，如果讓一個長期享
受都市福利而又無法過閒適恬靜鄉下生活的人，
到鄉下過上「慢生活」的日子，那豈止是一種諷
刺。不可否認，現在確實有不少城裡人想過鄉村
生活，也有不少鄉下人想進城市體驗快節奏和燈
紅酒綠，但是，也不可否認，更多的時候其實只
是停留在一種「想」而已。因為真正想要過「慢
生活」並體驗其中的好處，也是有條件和機會
的。
是的，「慢」是一種智慧，也是一種需求。在

高速發展的現代社會裡，每個人都有自己
的追求和感受，每個人在構建自己的家庭
和人生目標的過程中都付出了努力，但到
頭來，千辛萬苦寸心知，最要緊還是要讓
自己的內心平穩下來，從而睡上個安穩
覺，而這種營造出來的溫馨其實是很難得
的，因此，才會在「快」與「慢」的哲學
中猶豫，徘徊，期待，盼望⋯⋯
是的，「慢」其實是一種時尚，也是一

種精緻的人生觀，同時是一種品味的追
求。「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多麼
的閒適，「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又
是多麼的純樸無瑕。可是，現代人還要多
久才能享受和體會呢？不過，話又說回
來，其實生活的「快」與「慢」與文化背

景有關，與地理位置和時代特徵也有關，譬如，
我所生活的漳州地區，受幾千年來的農耕文明所
影響，長期生活在「慢」節奏中，天然有一種恬
靜和閒適的樸素人生觀。相反，如果想讓中國最
早也是最前沿的深圳特區也「慢」下來，顯然是
一種奢侈，至少目前是這樣。
事實上，「慢」也是一種節奏，更是一種對信

仰的堅守。試想一下，每逢周末，一個人，或約
上三五知己，來到鄉村，面對青山綠水，坐下來
細細品味生活中的「快」與「慢」，那該是多麼的
美妙。這個時候，再泡上一壺茶，那舌尖上的美
味，真是人間極品。我相信，此時此刻，就算是
神仙也會動了凡心。那麼，就讓我們一起來過上
「慢生活」吧。其實，慢生活的序幕已經拉開，人
類正努力尋找詩意的棲居地。然而，那些鄉下人
呢？都成了神仙了嗎？
是的，「慢」既是一種哲學，也是一種境界，

一種與大自然渾為一體的大氣氛圍。

「慢」的哲學

■「慢」是一種生活的態度，也是一種享受。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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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宗師》中的梁朝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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